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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 堂 娇

话说上一回相公子在院子里拾了一团纸，草草看得几眼，怒发冲冠，握着拳

就想去隔壁揍人。 走到大门首，正好看见几只狗在那里戏耍，他冷静下来。 回到

房里把纸团再看一回，撕得粉碎丢进马桶里。 出来要见真真。

真真因房里闷热，合小梅在后园树林里歇凉。二门上该班的使女晓得，就请

相公子到后园去。 所以相公子进了后园，就见着树林子里铺着凉席凉床，许多

姑娘媳妇坐在那里，几个翠执着月琴笛子取乐，真真笑嘻嘻的坐在一角，手里

还在做一件小人的衣裳。

小梅眼尖，看见相公子来，忙道：“相三爷来了！”搬来了张藤床给相公子坐。

众人四散，等到翠墨送上茶水瓜果上来，只有小梅一个在边上。 真真看他脸色

像是有话话，就道：“小梅，你跟翠墨到那边去摘些南瓜藤跟南瓜花，咱们晚上

清炒着吃。 ”

翠墨会意，拉着小梅走了几步路，在不远不近的花架下坐着。

小梅道：“不是去摘花藤？ ”

翠墨笑道：“想是相公子有话找小姐说，又不想叫咱们听见，可是小姐又不

想叫咱们走远，你只在这里坐地，我去园子口叫她们几个人来摘菜。 ”远远的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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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声，自有小丫头去摘。

相公子看她两个走远，沉默了一会，道：“那个客院紧贴王举人家。方才那边

抛出一个纸团来，写着些关系梅小姐的话。 虽然你不是真的梅小姐，到底保不

齐底下人不说闲话。 ”

真真冷笑道：“我自处处小心，行动处都不少人的，他能把我怎么样？难道叫

我这辈子都避着这个不是东西的王举人，有他在的所在，我就要退避三舍么？ ”

相公子叫真真说的额上滴汗，慌忙摇头道：“不是，不是。我是怕王举人对你

再使下作手段，你防着他有什么用，今日丢纸团说些什么私会，明日出去到青

楼再说些什么私情，虽然与你无伤，到底几只疯狗叫的也烦，不如收拾了他，叫

他死心算事。 ”

真真想到旧事，面上浮起一层红来，道：“其实，我是想亲手叫他狠狠吃个亏

的，只是相大哥已是叫他家丢了银子，落井下石的事我做不出。 ”

相公子情急，道：“我来做，只是你莫怪我总揽着你的事。 ”

真真的脸涨的通红，好半日才道：“若得他醒悟，不只与我是件好事，就是那

姚氏，也是要谢你的。 ”

相公子听了心里满不是滋味，他王举人这般对你，你只要我点醒他，这不还

是为着他么！ 转念一想，真真肯叫我打发王举人，却是把我当自己人看了。 这醒

悟二字，实是婉转提醒我莫是因为替她出气引祸上身。 这般想着，转伤心为喜

欢。 他本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常常都是脸上带笑对人。 只有在真真跟前，喜怒

都是随心，不晓得掩饰一二，可见情之所钟。

真真看他先怒后笑，晓得他体会了自己的心思，越发的羞了，站起福了一福

道：“虽则与他做不成夫妇，也当不说他的不是。 只是他总是想着我会回头，却

是烦恼，我原也想再合他见一面说个明白，又怕说不来话。 相大哥你尽知我的

心意，就请你转告罢。 ”

相京生连连点头，体贴真真害臊，勿忙回了一礼就出来。 回到院子里，他想

了想，出门到扇子店去，挑了一张上好白扇面，一钱银子唤个柳山人画了一副

“才子戏佳人，相约八仙祠”的画儿，叫佳人头上插一只梅花钗，才子怀里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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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头上有王的老虎。 又写了几句半通不通的句子，透着两日后在八仙祠候的意

思。 回来把真真看，道：“我与他个苦头吃吃，那一日你大清早就出去，或是到我

庄上去，或是到令姐那里去，可使得？ ”

真真笑道：“我正要去老宅瞧瞧， 就是后日罢。 其实我倒想去瞧瞧你做戏

的。 ”

相公子笑道：“手段又不光彩，只怕说话还不动听，你听了要恼的，不如不

听。 ”想了想又道：“大后日晚上有个什么寺做法事，要唱戏放焰口放荷花，极是

好耍。 我备一只船，咱们十来个人去瞧瞧好不好？ ”

真真笑道：“你看我家这几个，我能说不去？”果然，小梅正合吉祥如意挤眼。

听见小姐说她们，都道：“整日闷在家里闷坏了，正好出去走走。 ”

相公子一笑，回到客院叫收拾东西家去，他在墙边站了一站，听见那边只有

老太爷咳嗽之声，并无别人走动说话，就把扇子抛过高墙，回去相家庄安排去

了。

且说那柄扇子，正好打在王老太爷身上，王老太爷捉住了看是一柄新扇子，

喜欢的就把骂人的话收起。

姚家人打断了他的腿，其实滴珠心里也有些怕他去官府告，所以尽用好医

好药替他治，一边威逼一边利诱，口口声声都是爹娘疼爱她，许了多少多少金

珠把她用，说得王举人合王老太爷待想去告，又舍不得她家泼天的家私。

那一日马三娘何等威风，姚员外何等疼爱女儿，姚家的管家何等如狼似虎。

王老太爷虽是断了腿，恨极了姚滴珠。 看在还没到手的金珠的份上，他一口硬

气就不得到底，挑唆儿子告官不成，盘算等儿子做了官，到儿子任上去，他再合

姚滴珠算这个帐。

王慕菲那二十板跟小怜挨的二十板却是天上地下。 小怜只剩半口油气，连

药都吃不得。 王举人在床上睡了一天半就下地，自家心里觉得还不如那小二黑

咬的狠呢。 只是吃丈母娘打板子，面子上无论如何下不来，所以不肯给滴珠好

脸色，每日都要到老子处抱怨几句，也不过空口说说罢了。

姚滴珠却是存心不叫人在他们跟前看着，每回王举人进西院，她就潜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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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偷听，听到不快活了就出来说几句。 所以王低父子但要说话，都是贴着墙根

处说。

这一日滴珠已来过一回，说了几句话拎着王举人回去读书。 那院里当值的

只要老庆爷伤好，别的事都不在心上，所以无人搬老太爷回屋。 相公子这把有

意思的折扇叫王老太爷拾着， 翻来翻去看了一会看出门道来， 藏在袖内不做

声。 到点灯时分他故意喊腿痛，要儿子过来瞧他。

因房里无人， 老太爷就道：“你叫我丢的那几张纸想是传到那梅小姐手里，

这是回信。 ”

王慕菲打开扇子看，并不是真真的字，然一个梅字一个王字是看得出来的，

想是她害臊在字画店里订制的，这是何等有心，喜欢的嘴都合不拢，不住口道：

“是真真，我就说嘛，她哪里是真舍得弃我，偏要合我赌气。 ”翻来翻去看了许

久，看出是约着他后日在八仙祠相会。 这却是难事，他一边想，一边握着扇子回

到他们院里，姚滴珠坐在灯火耀眼的画堂里冲他微微笑，他心里一跳，那扇子

失手跌在台阶上。 蓦地身上汗毛都扎起来。

姚滴珠看见，笑道：“公公的腿可好些了？ ”

王慕菲道：“好些了。 ”脚下发虚，挪到楼梯处，笑道：“我去楼上”

“自今日起，再加两个时辰功课。 ”姚滴珠心里记着马三娘临走时对她说的

话，笑道：“我家搜罗了那许多时文卷子，你一日再背两篇吧，睡前我看你背。 ”

冲小桃红抬抬下巴，小桃红忙走过一边道：“姑爷，请上楼吧。 ”

王慕菲才走得几步台阶，小桃红已是把门关起上拴，不必她家小姐吩咐，到

外头拾了那柄扇子奉到滴珠面前。 滴珠也看过几折风月戏文，晓得至亲至爱才

送扇子的，接过来心里已是汪着一滩醋在那里。 打开来一看，却是梅小姐约王

举人八仙祠相会， 日子时辰都有。 她冷笑去妆合里取出真真把她的那封贺信，

对了一会看出不是真真的字，这个东西却做不得偷情的证见，就把扇子举到烛

上烧掉。

第二日清早起来，滴珠就道：“我今日心里发慌，想去烧香听经，阿菲你与我

同去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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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慕菲道：“去哪里？ ”

滴珠笑道：“我只信杭州灵隐寺，要烧香只去那里。 ”

去灵隐寺来回也要四五日，这却是怕那梅小姐找他，所以要调他离家？王慕

菲斗胆道：“转眼就是春闱，我这里还有许多卷子不曾细看，你自去呀，我反锁

了二楼，只在楼上不下来就是。 ”

滴珠忍住冷笑，点头叹道：“还是功名要紧，你只在家罢，我把小桃红带去，

也叫菩萨保佑她肚子里的孩儿。 ”

小桃红大惊，唬得脸都发白了。 王举人看在眼里，实有几分心疼孩儿，然他

想姚滴珠从前不曾对小桃红怎么样，马三娘又是她有孕没有打她，滴珠必不敢

趁他不在暗害。 反而觉得小桃红有些可恶。 这些日子恁般多心，背着人在他跟

前只是哭，比不得从前软语娇柔可爱，一朵花儿不能解忧反添烦恼，王举人实

是有些后悔睡了她。 只是看孩子份上，待她还有两分好声气罢了。

那个小怜从来都是文斗不会武斗，又没有小桃红有眼色，搬了滴珠的衣裳

去她房里，姚家上下谁也不待见她。 马家管家们打她都是从重，又要留着她一

口气，不叫世人说姚家容不得女婿纳妾，所以她伤虽重，自有管家媳妇与她上

好药，性命虽然无碍，一个如花似玉的屁股却打得稀烂。 王慕菲不来瞧她，她不

敢骂滴珠，但得小桃红在跟前，必要提着淫妇的名儿骂一场。

滴珠晓得，也不气，只把小桃红搬到东厢去，叫她两个人一个住南屋一个住

北屋。 王举人嫌这两个女人吵闹，宁肯跟滴珠睡，也不走近东厢一步。 小桃红抱

怨是小怜不会说话连累举人不进东厢，小怜是恨唯她有孩儿没有挨打，两人各

怀心思，都极气闷。

姚滴珠实有十二分要强，虽然对王慕菲越来越失望，且不说舍不得举人娘

子的名头，从来好女不嫁二夫，世上夫妇尽有不合的，哪个不是将就？ 她只道管

着王举人中了进士做了官， 当官的人都要名声， 王慕菲又是个极要面子的，她

明媒正娶来，正房大夫人的位子自然不会倒。 只要她娘家兴旺，她再生出几个

儿子来支撑门户， 王家还是她的王家。 所以这几日她虽然白日里冷嘲热讽，晚

间上了床，待举人却是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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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举人心里恨她入骨，却不是那等不解风月之人，到了床上也要将就一二，

说不得有个鱼水之欢，所以两个都似那唱戏的一般，把冷心冷面收藏起，俱换

了一张笑脸和气过日。

王慕菲就道：“小桃红，明日你们小姐带你去杭州耍，你去歇歇罢。 ”对滴珠

笑了一笑上楼去。

滴珠看他上去，就把笑脸收起来，道：“小桃红，你怕什么？ 难道我生吃了你

不成？ 你要不去，我叫小怜与我同去。 ”

小桃红忙跪下道：“婢子不敢。 ”

滴珠想了想，与她定心药吃，笑道：“你是怕我对孩子不好？ 傻丫头 ,生出来

他要认我做母亲的,我能对自己的孩子不好?你自放心,只要有我在，必叫你把这

个孩儿好好生下来，你是我姚家人，我必护你周全。 ”

小桃红一夜无眠，第二日黑着眼圈随小姐出门。 姚滴珠吩咐几个管家看好

王老太爷，出得门来，思量别处都不好去得，只有酒坊后边还有两进院子，不如

去那里住。

她叫把轿子抬到那里去。罗朝奉实是个老实人，听说姚氏要来借住一二日，

就把自己住的小院让出来，另在帐房里搭了个铺跟几个伙计同住。 偶然看见大

肚子的妾，甚是感叹：这个妇人实是命苦，自家没有生养原不必守节。 偏生妾有

了孩儿，虽说是夫家的骨血，到底隔着一层，养大了不见得认她。 可怜她一个青

春年少的妇人不得不守，要夜夜过那数铜钱的凄凉日子，甚是看不过去。

他忍不住在对门菜馆里三个钱买了一碟煮蚕豆，回来倒了一大碗酒在柜上

吃着。

几个姚家的管家出入买菜，要问他买酒。罗老板正是叹息姚氏命苦的时候，

道：“房东家要吃酒，谈何买字，你拣那好的搬一坛去。 ”

那几个人因他大方可亲，都坐下来合他闲话，提起小姐命苦，嫁了个举人，

丢了许多钱财，偏那举人还不老实，纳了妾不算，还想着勾搭隔壁的梅小姐，都

咒骂王举人不晓得好歹。

罗都管听一句惊一句，这位姚氏生的美貌又写的好字，为人又和气又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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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王举人不知是几世修来的，才讨得这样一房好堂客。 偏还不知爱惜，又是妾

又是什么梅小姐，可怜他老罗都三十岁了，为人这样老实厚道，要讨个老婆都

没得。 偏苏州人都说他是外来的，不把女儿嫁他，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呢。 心里转

觉得姚氏比那守寡的女人还要可怜。 听说她第二日要去八仙祠看琼花， 忙道：

“雇的车不好， 我才置的新式样轿车， 昨日才从车行领来， 正好请举人娘子试

坐，若是不好我就退回去。 ”

滴珠听说，笑了一笑，到后院看那车，果然是新式样，做的极是精巧，地方又

大，里头一半是张床铺，一半安着铺软垫的长凳，还能再睡一个人。 她就起了好

奇心：这个姓罗的不过是个小生意人，要这样好车做什么？ 忍不住出来问罗老

板。

罗老板吃的半醉，看见佳人笑嘻嘻来问，大胆道：“我原是要在苏州娶房妻

室的，所以先买个好车，等娶了娘子带她回老家去，也叫我罗氏族里瞧一瞧我

的本事。 ”

滴珠笑道：“这个车却要多少钱？ ”

“不多，一百多两，那马八十两。 ”罗老板笑呵呵道：“举人娘子，你不晓得

呢，原来在苏州开酒坊极是好赚。 ”

姚滴珠叫醉鬼的几句话气得半死，她开酒坊却是赔了钱的，怎么到人家手

里就是赚？ 姚滴珠眼珠转得几转，打定主意先收拾了王慕菲，再来套这个姓罗

的生意经。

相公子跟姚滴珠都张着罗网，要收拾王举人。可笑那王举人一点都不晓得，

趁着娘子不在家，翻出他压箱底的几件好衣裳，又是洗又是浆，到晚上还要水

洗头洗澡，嘴里含着丁香睡到天明。 起来梳了一个油光可鉴的头，用真真亲手

替他织的带玉环的网巾罩了头，又扣上顶软唐巾。 想着真真爱素净，挑了领玉

色圆领穿，里头却是衬着紫红布的中衣，取滴珠的明水玻璃镜看，好一个翩翩

小秀才！ 这一身，除了他王举人，哪个穿起来有这样好看？

他把帽子正了正，夹着几卷书对守后门的管家说，我要在园里读书，你们锁

了门吃草饭去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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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个管家却是得了滴珠吩咐要放他出门的，闻言走了个一干二净。

王举人看四下里无人，把书去在一边，取了藏起的竹梯架在后墙，嗖嗖两下

过墙。 墙那边正好有一棵柳枝，连梯子都不必搬，揪着枝条就从树上下来了。

他怕人看见，一路小跑进城门，才雇了顶轿子坐着。

那八仙祠虽说是个好耍子的去处，这样热天哪有人去耍。 相公子又是提前

一日做了安排，喊了认得王举人的管家妆了香火道人，看见王举人来，接着进

门领他各处随喜，指点他道：“此处常有贵人家的小姐来耍，公子若是要等人，

不妨留着表记在这个桥上，指着那个院子，你自在院里等。 ”

王举人想了想，把网巾上一枚玉环取下，搁在桥柱子上。 那道人却是热心，

揪了根草替他指方向，又带着他到那边小院里去。

小院里却是种着几本芭蕉，小小两间房舍，一间摆着数张竹椅，一间却是卧

房，收拾的纤尘不至，牙床凉席玉枕俱全，窗边还有一个妆台，边上半盆清水，

浸着雪白的手巾。 王慕菲虽是没有来过这种地方，也晓得这是大户人家小姐夫

人合情人私会偷情的所在了，难怪方才那个道人会那般安排。

只是真真这般安排，她是从哪里晓得这些的？难道有人诱她？想到那个马惊

雷合那位相公子常常在隔壁出入， 他恨不得一把把假妆梅小姐的尚真真揪过

来责问。

正恼怒间，突然一个妇人站在门口笑问：“这里可是王念真小舍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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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慕菲听见，愣了一会才想起是喊他，忙应道：“就是在下，敢问……”

那妇人笑起来，道：“此处人来人往，不是说话处。 ”将手里握着的那枚玉环

递给他，就拉他的手儿。

那玉环在妇人手里握的温温的，带着甜腻腻的脂粉香气，王慕菲接在手里，

心神就有些荡漾。 再得一双白白软软的手来牵他，这样久违的温存叫他想起真

真来，晕晕乎乎的喊：“真真。 ”

那妇人听见，就似手触到烙铁一般，把手缩回去，嫣然一笑道：“王小舍人，

你随我来。 ”娉婷在前引路。

王慕菲猜不出她是什么人，心里打鼓：这个妇人生得甚是貌美，又有些儿风

流，看上不去像正经妇人，真真怎么会合她相与？ 虽则走了几步，站在门口不肯

动。

那妇人走到院门处，回首看他不动，笑道：“小妇人原是此处掌院的家眷，小

姐们来了，都是小妇人照管。 ”

原来是个马泊六，王慕菲落后几步跟着她，这个妇人前面看着三十来岁年

纪，从后背看腰肢极细，行动处似弱柳扶风，风情极是动人。 她又是那掌院的家

第二章 扇子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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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想来那位掌院的帽子就合那树叶子般绿油油。 王慕菲又想到真真合她打交

道，难保不会被她引诱，不禁把眉头皱的紧紧的。

那妇人引着他走后门出来， 穿过一条窄巷， 指着绿柳深处一扇红漆门道：

“就是那里了，小舍人，若得闲，不忘常到八仙祠来耍。 ”抛给他一个眼风儿，甩

着一块娇滴滴葡萄紫的手巾回头，还哼着戏文：“他为你梦里成双觉后单，废寝

忘餐。 罗衣不奈五更寒，愁无限，寂寞泪阑干。 ”

王举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妇人，魂灵儿都差点随着那方帕子走了。 还好

世上的物事最重的就是金银，一文钱都压得倒英雄汉的，何况王举人这样的弱

书生，所以他扭过头来，轻骂了声“淫妇荡娃”，也就做罢，正帽子理衣衫扣门，

轻声道：“娘子，我回来了。 ”

“阿菲哥哥，门没有拴。 你自进来。 ”虽然比着真真平常说话尖细些，确是真

真无疑。 王慕菲放下心来，门应他手推开。 这个院收拾的实有几分像他松江府

莫家巷的家。 院子里一边是桂树，一边是梅树，难为真真怎么找来！ 王慕菲突然

觉得心里头有些酸酸的。 真真虽在妇德上有亏，也只私奔一条并青娥的亲事自

作主张是为不贤良，别个都无话说。 拿她合那姚氏比，十个姚氏捆起来都不如

她一个手指头的。

这间院子却是三进，王举人生怕叫人看心，蹑手蹑脚进了门窗都下下帘子

的正房，才晓得原来是一间雅致客厅，左边一间是书房，左边一间却是客座。 当

中一架大屏风，却是真真手书的苏东坡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就是那

仕女画儿，也像是真真的手笔，颇有几分吴道子的笔风，站在云头的那个仙女

当风独立，衣袂飘飘。 王慕菲站在屏风前赏玩一会，觉得比那松江第一画梅秀

才还要好些，他越发觉得真真的好来，懊恼自己当初怎么就叫姚氏那个泼妇迷

住了心窍，忍不住狠狠捶头。

“姑爷来了，小梅快打水！ ”怪腔怪调不似人声，王慕菲唬了一跳，寻声转过

画屏，后堂画梁上挂着一架鹦鹉，正扑扇着翅膀撞纱窗，学舌：“姑爷来了。 ”

王慕菲忍不住一笑，伸出指头轻轻弹了一下鸟头。 那鸟甚不乐意，扭头骂

道：“臭小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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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慕菲也不恼，笑道：“傻鸟，你记好了，我是你姑爷，王举人王慕菲！ ”

湘竹帘里好像传来一声轻笑，急切间听不出是谁。 王慕菲想到真真几次见

着他都对他没有好脸，这一声笑却是把他满肚子的怨气笑得冰消雪高融，都化

做冰冰凉的蜜水。 他忍不住喊道：“真真。 ”

数片竹叶被风刮落，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竹帘轻轻的摇晃。一缕依兰香透

出来。 王慕菲久不曾享受这样的风情，直有误闯天宫之感。 果然是妻不如妾，妾

不如偷，明明是数年的旧人，偶然偷上这么一偷，极是有趣。

王慕菲拉起帘子进去，当中一张铺了翠地蓝花桌围的圆桌上，摆着一碟红

滟滟的杨梅，上头还洒着细盐。 又有一碗冒着冰块的桂花酸梅汤。 王举人赶了

一早晨的路，滴水未进，正是口渴的时候，见了这样两件东西岂有不爱的。 他拈

了一枚杨梅到嘴里含着，却是有些酸。 忙取了那碗酸梅汤吃。

虽是隔了一年没有吃上，滋味还是旧日那般可口。 王慕菲只觉得从心尖儿

甜到脚后跟，忍不住唤：“真真，真真。 ”

窗外那只死鸟学他：“整整，整整。 ”又是一声轻笑。

王慕菲只觉得小腹处似有火在烧一般，那话儿蓦地硬了起来，他心里也像

烧着一团火，急吼吼顺着笑声进里间。

里间重重红绡纱帐，床头一只玉香炉正燃着一炉好烟，隐约可见床上卧着

一个佳人，舒着玉臂，展着玉足，却是连小衣都不曾穿，只得用一张红绸被缠在

要紧处。

王慕菲只觉得喉头发干，暗道：真真这个小蹄子想是旷的久了，今日必要叫

她不住口的叫我好哥哥！ 左手甩了帽子，右手扒掉长衫。 两只脚交替着踩掉云

履。 再走一步，已是赤条条如赤子一般。

真真想是害臊，索性使被蒙面。谁知那张薄被挡住了上边却露了下边。玉雪

可爱的两股交叠在一处， 那王举人如何忍得住， 就做了一个饿虎扑食的势子，

扑在佳人的身上。

佳人扭得几扭，哼哼起来。 王慕菲突然惊觉，真真在床上哪里有这样的花

式，也无这等丰臾。难道是真真试他？他不自觉就想推开身下的妇人，只是手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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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妇人的肩上，虽是隔着绸被，也觉得如卧绵上，两只手不自觉就要去赏玩奇

秀的双峰。

那妇人隔着被娇娇滴滴笑道：“傻子，人生得意须尽欢，你就不晓得贾后南

风的故事么。 ”一双玉腿早缠住了王举人的腰。

王举人的头嗡的响了一声，喃喃道：“不对，我是来寻……”却觉得那处一

热，耳畔又是嗡嗡一声。 他就把真真随手抛到后墙去了。

这妇人以南风自比，果然是好手段。偏不肯把面上的绸被揭开。王慕菲猜她

必是世家贵女，出来偷情又不想叫人晓得。 虽然甚想揭开绸被瞧瞧，却是有心

无力。 耍了一会，正是得趣的时候，突然外头那只死鸟尖叫道：“老爷回来了！ 小

梅，打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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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举人听得这句老爷来了，如遭雷击，一动都不敢动。 那妇人笑道：“小伙

儿，你怕什么，他虽是老爷，还要叫我一声老娘呢！ ”绸被顺声揭开，露出一张深

妆艳抹的脸来。 如何一个浓艳法？ 也不过洗一回脸就要擦半匣儿滴珠香粉，使

一整张胭脂，红是红，白是白，若是在戏台上这样妆扮起来，极是惹人爱的。

那妇人娇艳欲滴的红唇贴着王举人的脖子，轻轻擦来擦去，笑道：“好人，今

日头一回相与，你还不晓得我的好处呢。 ”

王慕菲结结巴巴道：“大姐，原是我走错房门。”推开缠过来的一双玉手就要

爬起。

那妇人恼道：“睡都睡过， 你这般是为何？ 难道我张五娘是吃人白睡的不

成？ ”一把拖住王举人的两条光腿，道：“你敢愉吃不认帐，休想！ ”扯开喉咙喊起

来：“强奸呀，救命呀。 儿子，你快来！ ”

王慕菲心里叫得一声苦也，尚真真，你为何将这七年的恩爱都付诸流水，我

恋旧情约你一会，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妇人居然这样陷害我！ 他用力挣扎，好不

容易踢开那妇人爬到床下拾衣裳。 冷不防四五个十八九岁的少年闯进来，手里

提着绳索，七手八脚把王举人按住捆起，都笑道：“五娘，这人滋味如何？ ”

第三章 扇子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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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娘呸了一声，恼道：“老娘本想合他结个朋友，偏他不识抬举，看他身上

衣裳像是个有银子的主儿，告官去。 你们去寻金捕头来。 ”缠着绸单过来，狠狠

踢了王举人两脚，剥下他脚上的金镯子揣起，啐道：“这个东西烙得老娘生痛，

枉费我使了合欢散跟依兰依兰香，半点用处没有！ 小哥儿，要么送官，要么私

了。 你自挑一个。 ”

若是见官记上这样一个风流罪过，他将来哪里能做官儿，王慕菲抵死不肯

的，哼哼道：“私了，私了，吴县知县好不贪呢。 ”

张五娘合众后生都笑起来，道：“你倒不傻，晓得见官无好处，也罢，取你一

件信物与你家做主的送个信儿去。 ”

王慕菲想到马三娘那张不怒自威的脸，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哆嗦，忙道：“我

家就我一个人，通是我自家做主。 要多少银子你说！ ”心里隐隐生疑，难道真是

真真主使的？ 才动得一动，那麻绳勒着他的肉，极是疼痛。

张五娘冷笑道：“你哄我们是三岁毛伢呢，谁不知你家有个厉害娘子，若是

真是你当家做主，老娘缠这被子做甚。 ”把他全身衣裳卷起，挑了最不值钱的顶

新帽子道：“取这个帽子与他娘子送去，得一万两赎他回去。 不然咱们见官。 这

几件衣裳都是新的，你们几个拿去换钱买酒吃去！ ”

众人把王慕菲捆在厅当中一根柱子上，各自走散。 只有张五娘搂着一个少

年又回床上去睡，百般戏法，说书的都不好意思说。 只说那王举人原是大意吃

了春药的，见了那妇人如何忍得，所以此事却怪不得他。 若是不曾吃药，想来他

还有些定力，不会这样容易上当。 王举人也只那一回吃马三娘捆起轻轻打了二

十大板， 哪里吃过这样的苦头！ 他想到滴珠去了灵隐寺没有四五日不得回家，

何等一个伤心了得。 偏他在这里吃苦头受捆绑，一肚皮火气。

王举人细细想来，必是尚真真害他。可是尚真真为何恨他？她这样私奔的妇

人，到哪家都是不得做正房妻室的。 自己宠着她原是宠错了，弃掉她另娶才是

正理，偏她这样计较，先叫他受满松江人笑话，他软了性气要去寻她和好，又不

肯见，难道有钱了不起么，就要人低声下气去求你么。 哪此这般越想越气，重又

恨真真恨得咬牙切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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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去王举人家送信的人回来说起举人娘子不在家。王慕菲想起姚滴珠去杭

州去了，还要好几日才能回来，再捆数日如何是好！ 就是回去合滴珠说，也没得

一万两来赎他，倒不如把尚真真拉扯出来，或者可以脱身。 想来这群人虽是合

尚氏勾结，个个油头粉面，必都是爱钱的，没得他这样的穷人按住死抠不去找

有钱的尚家。

是以听见里间几个人商议，他就大声喊道：“我娘子虽是不在家，隔壁的梅

小姐却是我相好，必来求我的，她家银子十万也有。 ”

房里几个人听说十万两，相互对望。 那张五娘想道：“托我们做这事的人只

说要狠狠羞辱这个王举人， 再叫他写个通奸的甘结。 他家的银子随我们挤，还

有一千两相赠。 这群小猴儿们哪里见过十万两，莫叫他们坏了事。 须要先审明

白才是。 ”披着件紫红扣身衫儿出来，道：“与他碗水吃，提回咱们那里慢慢审。 ”

就有人取了只大布袋把他驼到后门，抛到小船上运回他们的老巢。

张五娘去寻宋大娘，道：“大姐，我接下这单生意，却有些蹊跷，那个王举人

家娘子本不在家，他说他合隔壁梅小姐有私，说十万两也有。 ”

宋大娘冷笑道：“就便是有私，原也是见不得光的。 为着他自家脱身就把人

家小姐拉扯下水，显他好名声儿呢。 这个举人甚不是东西。 与我吊在后院，我亲

自去审他。 ”少时提着鞭子到后园去。

王慕菲早被解开绳子，两手系在两只铁环上，吊成一个太字，腰间那话儿因

吃了点子药， 正是威风凛凛的时候， 宋大娘见了这样雄纠纠气昂昂的小兄弟，

也有些害羞。 叫人取块布替他系在腰间，反手一鞭抽在他的大腿上，喝道：“姓

王的，咱们是做什么营生的，如今你已是晓得了。 若是不老老实实叫你家娘子

送银子来，我就切了你那话儿，送到海船上去做活。 ”

这一鞭比不得马三娘的板子含着丈母娘的情意，抽下去腿上立现手指头粗

的血痕，痛得王慕菲尖叫一声，头一歪晕过去。

张五娘笑道：“这个后生实是无用。 ”取了一桶井水浇他。 王慕菲哆嗦着醒

来，一张脸早已青白。 睁开眼看见两张浓妆艳抹的老脸，下意识叫得一声“有

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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